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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一生向往、 践行着中国传统士人诗酒风流、 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 从 《琴
道》 为代表的高罗佩琴学著作出发， 结合战时重庆天风琴社的成立背景， 梳理高罗佩接触中国古琴的主要

阶段， 考察高罗佩对中国古琴文化认知的现实生活根基， 及其在冲破战争阴霾与推动古琴文化传播的基础

上， 对古琴象征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特质的构建， 以管窥高罗佩对士人精神的追寻及其推动中国音乐文化

域外传播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 高罗佩； 琴学研究； 天风琴社； 士人精神

［中图分类号］ Ｊ ６３２􀆰 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８８９Ｘ （２０２３） ０２⁃００７８⁃０７

高罗 佩 （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１９１０—
１９６７）， 字笑忘， 号芝台， 荷兰职业外交官。 他

“一生任外交官， 一生著作” ［１］５５， 以研究中国书

法、 篆刻、 琴学、 绘画、 收藏、 佛学、 性文化等

多个领域为中国学者熟知。 他践行着中国传统文

人雅士诗酒风流、 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 其所调

任之处， 皆为书室起雅名， 并刻章记之； 他在厅

内设几席， 上置 “无名” 古琴一张。 斑驳的漆

面暗示着琴随它的外交官主人， 几经调任， 几经

易所。 高罗佩闲时操缦， 同步开展深入的琴学研

究， 所著 《琴道： 论琴学思想》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
以下简称 《琴道》）， 旁征博引， 对中国古代琴

学典籍加以翻译整理， 随附中文原文。 因之， 这

部代表性的英文学术研究著作， 可视作他对中国

古琴及士人阶层的体认。 １９４３ 年， 高罗佩调任

战时重庆。 彼时山城学术大家、 社会名流荟萃，
高罗佩与之相往来， 一同成立天风琴社， 诗酒唱

和， 践行士人生活方式及精神理念。 在以 《琴
道》 为代表的古琴研究、 纠合同道结天风琴社

于渝都等古琴艺术实践中， 高罗佩逐渐形成自身

的审美意趣。 他将古琴视为中国传统书斋必不可

少之器， 古琴逐渐从其音乐属性中脱离出来， 成

为文人生活的象征。

《琴道》 的写作及天风琴社的成立， 凝结了

高罗佩对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认知， 成为探

究高罗佩士人精神追寻的线索。

　 　 一、 明制 “无名” 琴与 《琴道》
创作： 以古琴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高罗佩在任荷兰驻日本公使

馆助理翻译期间， 出差前往北京。 这次旅行使他

真正接触到中国古琴， 从京师琴家叶诗梦习琴 １
月。 待返东京， 高罗佩 “买了一支定音笛， 请

人制作一张专用古琴台， 练习弹奏他新买的漂亮

旧古琴， 并且也开始在东京找中国古琴大师学

习” ［２］５３。 这张 “新买的漂亮旧古琴” 为明代琴，
正是他北京之旅购得。 据高罗佩 《琴道》 所附

关于此琴正、 反面的两幅黑白插图可知： 该琴为

仲尼式， 用于系弦的雁足或为木制。 琴池上方刻

“无名” 二字琴名， 池下方刻细边粗笔方印， 隶

书 “集义斋记” 四字。 “集义斋” 正是高罗佩在

东京就任期间为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２］６８。 结合

《琴道·后序》 以及所钤印章名， 可以判断高罗

佩收藏的这张明制琴， 底板上原无任何铭刻

印记。
操缦之余， 高罗佩留心琴学古籍， 于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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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遍寻原典材料， 所得资料除了中国典籍 （自
商代始）， 也不乏日本、 法国相关的中国古琴著

述。 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英译整理后， 高罗佩写就

《琴道》 一书， 于 １９４０ 年交付日本东京上智大

学出版。 《琴道》 共 ７ 卷， 前附英文、 文言序文

各一篇， 亦高罗佩自书。 全书围绕古琴乐器所包

融的思想体系展开， 首先表现在高罗佩对于关键

词 “琴” 的英译上。 作者以 “ ｌｕｔｅ” 译 “琴”，
在其 “自序” 中， 将英译过程中的取舍、 与其

他学者的讨论一并示之读者。 他认为， 外部形态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ｆｏｒｍ） 及文化指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的对等是英译 “琴” 时首先要考虑的标准。 鉴

于古琴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对后者的

观照尤为关键。 “ ｌｕｔｅ”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 自

古就与富于艺术气息 （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 雅 致 （ ｒｅ⁃
ｆｉｎｅｄ）、 为诗人所歌颂 （ ｓｕｎｇ ｂｙ ｐｏｅｔｓ） 的事物

联系在一起［３］ｖｉｉｉ， 因此选用该词。 然而， 高罗佩

这个观点曾引起争议。 美籍德国音乐家萨克斯

（Ｃｕｒｔ Ｓａｃｈｓ） 致信高罗佩， 指出这种译法的不当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之处在于容易造成西方读者对古琴

外形的误解［３］ｉｘ。 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 （Ｃｈｏｕ
Ｗｅｎ － ｃｈｕｎｇ） 同样对 “ｌｕｔｅ” 一词在西方语境中

唤起的图式能否代表中国古琴存疑［４］３０２ － ３０３。 古

琴 的 外 部 形 态 的 确 有 别 于 西 方 的 鲁 特 琴

（ｌｕｔｅ） ———鲁特琴是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欧洲

使用的古乐器总称， 却是曲颈拨弦乐器。 而古琴

形制的规定由来已久， 如 《五知斋琴谱·上古

琴论》 曰： “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 象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 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 广六寸， 象

六合也； 有上下， 象天地之气相呼吸也。”① 这

一论说足见古琴外观之精致， 形制之考究。 且不

论高罗佩综合诸说而自有识断， 坚持用 “ ｌｕｔｅ”
一词， 是否有失偏颇， 其重文化指涉， 轻外形构

造， 实为向西方读者着力推介古琴这一代表士人

身份、 包融中国文化意蕴的乐器。
高罗佩对古琴文化指涉的倚重同时体现在

《琴道》 文言序文上。 文中借 《礼记·乐论》
“乐由中出”， 论证古琴音乐符合老子 “去彼取

此” 言， 认为作为 “众乐之首” 的古琴， 是

“古之君子” 向内心回溯以反观自身、 用器物体

认生命本真的方式。 高罗佩对古琴 “尊生外物

养其内” 的论述， 大有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燕闲清赏笺》 中， 文人雅士玩物尊生的主张意

味。 高濂论琴， 多是对琴器形制的品赏［５］１２； 而

高罗佩论琴， 除了技术材料、 指法曲谱的基本介

绍， 更多的是对古琴所包融的琴学思想的探讨，
即以古琴为媒介而指向中国传统士人理想人格、
精神特质的构建。

高罗佩首先界定了中国 “文人” （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ｓ） 的范畴， 称该群体为官员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诗人

（ｐｏｅｔ）、 画家 （ｐａｉｎｔｅｒ） 和哲学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的结合体［３］ｖｉ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ｓ” 大意是 “知识分子”，
与高罗佩的定义不尽相同， 显然， 他还将 “官
员” 身份囊括在内。 不难发现， 高罗佩所刻画

古琴象征的身份群体与中国的 “士人” 阶层相

近。 许慎 《说文解字》 对 “士” 的界定为：
士， 事也。 数始于一， 终于十。 从一从十。

孔子曰： 推十合一为士。
段玉裁注曰：
《白虎通》 曰： 士者， 事也。 任事之称也。

故传曰。 通古今， 辩然不， 谓之士……推十合

一。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惟以求其

至是也。 若一以贯之。 则圣人之极致矣［６］２０。
以上对 “士” 有两个层面的界定： （１） 以

“事” 训 “士”， 但对于所做具体之事， 没有进

一步框定。 则 “事” 可以关乎一切之事。 仅从

事仍不足以称之为 “士”。 对于所做之事， 还应

化繁为简， 由博返约， 综万理于一源， 形成事物

的普遍规律。 （２） 提出了对 “士” 的人格素养

要求， 即： 勤思考、 辨是非、 格物致知、 力学求

进。 余英时认为， 东汉中叶以后， 多数士大夫个

人生活之优闲， 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

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 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

受、 文学之独立、 音乐之修养、 自然之欣赏， 与

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 成为寄托性情之所

在［７］３４９。 此论断表明： 历史形塑之下的士大夫群

体， 仍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社会舆论的制造

者。 同时， 他们以文学、 音乐、 自然、 书法等为

理想士人人格表征， 寄情于物， 以物修身。 高罗

佩正是以 “传统的中国式学者型官员” 为理想，

９７

① 转引自： 王建欣： 《五知斋琴谱》 四曲研究 ［Ｄ］．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２００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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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意识到自己还缺乏这种官员的本质特征，
弹奏中国的七弦古琴是这些特征之一” ［２］５１。 高

罗佩以古琴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则习琴、 从事琴

学相关研究， 自然成为他追寻士人生命状态的重

要步骤。
为建立古琴音乐与士人崇高精神追求的直接

联系， 高罗佩旁征博引， 称 “在中国传统中”
独奏古琴乃 “圣王之器”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Ｋｉｎｇｓ）， 其音乐为 “太古遗音” （ Ｔｏｎｅｓ ｂｅ⁃
ｑｕｅａｔｈ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另外， 他借法国传

教士钱德明观点论证道： “圣人 （ｓａｇｅｓ） 方可抚

琴。 常人屏息凝神， 以至高的敬意凝视着古琴，
便是莫大的满足。” ［３］３① 引文中，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ｓａｇｅｓ” 等词无一不彰显着古琴在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此段论据是高

罗佩对古琴所持的态度， 虽然对于 “圣人” 没

有给出进一步阐释， 但对琴人人格、 道德层面的

苛求可见一斑。
可见， 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 由宗法关系

生发出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秩位的划分 （士人

阶层）， 以及对文化雅俗有别的判断 （琴乐为雅

乐）， 高罗佩是深切认同且极力维护的。 二者结

合， 共同塑造了高罗佩对古琴 （雅文化） 是文

人阶层 （等级秩序） 特殊乐器的认知。

　 　 二、 天风琴社成立： 士人生活理
念的践行

　 　 １９４１ 年， 太平洋战起， 高罗佩匆促离开了

日本。 在东非短暂任职后， 高罗佩被荷兰外交部

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 他在日记中记录

道： “在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我登上了飞机， 它

将越过喜马拉雅山把我送回中国。” ［２］９８１９３７ 年的

重庆机关团体荟萃， 文艺界、 美术界、 音乐界相

继成立抗敌协会， 发扬国粹， 复兴民族， 以期国

家巩固。 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高罗佩入渝时， 山

城已然充满了艺术的空气。
此时文学、 绘画、 音乐作品喷涌， 学术大家

及社会名流齐聚山城， 高罗佩更是完全融入了中

国社会和文化之中， 古琴自然是高罗佩中国艺术

实践的主要代表。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９ 日， 高罗佩、
张宗和等人一同到琴人查阜西家做客， “人到的

差不多了， 于是查阜西先介绍一阵高博士， 然后

大家表演古琴， 先是高洋人 《梅花三弄》” ［８］１６１。
“抗战在重庆……三日后还是演了 《游园惊梦》，
善芗的春香， 项馨吾的柳梦梅， 我的杜丽娘， 开

场是荷兰高罗佩的古琴独奏” ［９］３６５。 高罗佩的自

传稿也多有与中国文人切磋琴艺的记录，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９ 日： 与杨少五和石绍夫老先生一起弹奏

古琴和琵琶。 吃了晚餐， 聊天， 弹奏音乐”。 “２
月 ２３ 日： 在康先生家里与中国艺人跳舞， 弹奏

古琴” ［２］１１６。 对在渝这段琴乐唱和的岁月， 高罗

佩总结道：
在重庆度过的岁月， 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

的研究， 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来自中国所有

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

里……我加入了几个文学协会， 其中最重要的是

“天风琴社”， 在那儿我遇到了很多于右任那样

的知名学者和像 “信仰基督教的” 冯玉祥将军

那样的很有趣的人物。 我们与四川本地的 “富

裕阶层” 保持了密切联系， 在没有日本飞机来

袭击时， 我们在那些富人的郊外别墅里度过美好

的周末。 我现在首次完全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 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２］９８ － ９９。
论及这时期加入的诸多文学协会， 高罗佩特

意指出天风琴社。 此琴社组织为高罗佩在渝操

缦、 交谈， 开展古琴雅集、 以琴会友提供了

契机。
随着大批著名琴家自北京、 上海等地相继进

入川蜀一带， 如查阜西、 胡盈堂、 管平湖、 徐元

白、 杨荫浏、 梁在平、 徐文镜、 徐之荪、 黄鞠生

等［１０］１１４， “一时重庆琴艺活跃， 推动了琴艺的发

展， 这时琴人达三十多人， 是近几十年来最多的

了” ［１０］１２７。 各方琴家的广泛交流将重庆古琴文化

氛围推向高潮。 至此， 天风琴社这样一个以琴会

友、 联合在渝琴家共同推广古琴文化的琴社组织

应运而生。 “四川本地的 ‘富裕阶层’” 指的是

杨氏家族， 重庆富商、 古琴家杨少五。 他继承家

０８

① 高罗佩 《琴道》 中， 高氏中文自译部分为直接引用。 此外， 本研究对高罗佩著作和其他英文著作引文的中译
均出自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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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经商之余， 痴迷古琴。 “富人的郊外别墅”
是位于重庆江北杨家花园 （今龙湖花园小区一

带） 的杨少五住宅。 除杨氏家族， 高罗佩提及

的其他琴社成员包括： 于右任、 冯玉祥。 结社成

员身份除琴家外， 不乏当时政界、 军界赫赫有名

的大人物。 此成员组合， 与高罗佩心向往之的士

人群体相伴唱和的生活场景相契合。
“天风” 一名的由来， 现存多种说法， 大致

归结为两类： 一类称其名沿用自杨少五家宅产业

原有的名称， 包括 “天顺祥” 钱庄、 “清白家

风” 宅、 “天风” 书斋［１１］３１ － ３２； 另一说谓或出自

《周易》 六十四卦之姤卦。 《易传》 曰： “天地相

遇， 品物咸章也。 刚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 据

此， 这个名称包含了烽火岁月， 在渝琴家们对和

平正义与祖国繁荣强大的期望。 同时， “天风”
又可以形容空灵、 悠远、 清扬的天外风声， 带有

一丝丝神秘肃穆［１２］１９ － ２０。 彼时， 防空洞外战火

轰鸣， 院落里琴音激越高亢。 这或是对烽火岁月

里， 这一批因战争离乡入渝， 援琴而歌， 将琴代

语， 以琴音抗争日本侵略者的琴家、 官员的浪漫

解读。
中国学者、 外交家陈之迈曾与高罗佩共事，

论交颇笃。 陈氏所作的 ３ 篇中英文长文： 《荷兰

高罗佩》、 《杰出的汉学家》 （Ｓｉｎｏｌｏｇｕ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
ｎａｉｒｅ）、 《忆高罗佩》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ｉａｍ）， 被视作记录高罗佩生平最为详尽的

资料。 陈之迈回忆道： “在战时重庆， 高罗佩博

士曾多次在观众满席的演奏厅弹琴筹赈。 这是他

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 就这点而言， （古琴）
音乐成了他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１］３２在当时的形

势下， 报刊杂志振臂高呼： “全民族艺术的笔要

一致为这被残酷侵略的现实生活而描绘。” ［１３］１４余

英时认为中国的 “士” 与西方 “知识分子” 的

性格类似， 他们不仅是 “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

业” 的人， 更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必须深切

地关怀着国家、 社会、 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

利害之事， 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

私利之上的” ［７］２。 高罗佩与在渝琴家、 官员几度

会琴。 弦音与炮火齐鸣， 轻重缓急， 交替绰注

间， 除了引为同道知音的相惜， 亦有弦歌不辍一

致向敌的决心。
天风琴社的结社雅集大致就是高罗佩心中理

想生活的描摹， 对集官员、 学者于一身的士人的

定义是他在重庆接触到的琴家的概括。

　 　 三、 文化认知观： 以士人精神的
追求为古琴音乐活动的旨归

　 　 高罗佩对士人群体形象最初的认知， 或许直

接来源于以其古琴蒙师叶诗梦为代表的琴人。 他

曾称叶诗梦是保留中国旧时文人最崇高传统的典

范。 以古琴为人生趣尚， 以恩师的人格高致为琴

人的精神气质要求， 高罗佩的琴士形象逐渐

生成。
（一） 作为文玩清赏的古琴———士人玩物尊生

的审美意趣

中国文人雅士自古就有搜集书法画帖、 窑

玉骨玩的习惯。 这些文玩器物不仅有怡养心神

的功用， 还言说着主人的审美意趣。 君子之

座， 必左琴右书， 古琴也常被视为文玩清赏，
或悬于壁上， 或置于几案间。 陶渊明有 “但得

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 语， 高濂称 “清音居士

谈古， 若无古琴， 新琴亦须壁悬一床。 无论能

操， 总不善操， 亦当有琴” ［１４］６３０， 都论说了古

人于器物间发现乐趣， 将生命之灵气映照世间

之物的生活情趣。 高罗佩在日本任职期间便践

行了士人这种收藏器物以供闲时把玩的生活方

式。 他以书画古董布置书斋及厅堂， 将北京购

得的明制琴陈设在厅内， “油漆已剥落不堪，
但仍可奏出高山流水之音， 置诸几席， 古色古

香。 他收有许多名瓷的碎片， 仍不失为粉定龙

泉。 北平故宫的琉璃瓦， 曲阜孔庙的砖石， 都

是骨董， 正堪赏玩” ［１］４１ － ４２。
《琴道》 中多处对书斋的描写， 也体现了高

罗佩对这种审美意趣的着意渲染。 比如， 高罗佩

详细刻画了中国传统文人书斋的固定范式， “历
史上， 对于书斋的固定传统已经形成， 它细致入

微地描摹了文人应时刻置于手边的物品： 桌案上

应该有一方砚台， 一只毛笔 （置于特制的笔架

上）， 一只花瓶 （瓶内的花一定是精心挑选插好

的） ……一张小案几上应置一个棋盘， 另一张

设香炉。 书房四个角落必是书架， 空白的墙上，
悬有书画卷轴。 在一个干爽、 远离窗户且无阳光

直射的角落， 则要放置至少一张 或 几 张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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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３］１７。 当 古 琴 成 了 士 人 书 斋 文 玩 清 赏 之

物［３］１８， 它也就逐渐从其音乐属性中脱离出来，
成为文人生活的象征。

将这种生活方式内化为个人的观物态度， 由

器及道， 高罗佩发出如下感叹：
茅斋萧然、 值清风拂幌、 朗月临轩、 更深人

静、 万籁希声、 浏览黄卷、 闲鼓绿绮、 写山水于

寸心、 敛宇宙于容膝、 恬然忘百虑、 岂必虞山目

耕、 云林清閟、 荫长松、 对白鹤、 乃为自适哉、
藏琴非必佳、 弹曲非必多、 手 应 乎 心、 斯 为

贵矣［３］ｘｉｉｉ。
这段文言序言体现了高罗佩深厚的中国文化

修养。 寥寥数语刻画出士人身居茅斋陋室， 犹以

琴书自遣的高洁品性， 与东汉应劭 《风俗通义》
“虽在穷阎陋巷， 深山幽谷， 犹不失琴” 语义相

通。 此段中， 高罗佩对文人雅士书室的描摹， 与

上段关于书斋固定传统的刻画明显不同。 此处为

“茅斋”， 带有一点野趣， 与上段摆放考究的书

斋相比， 更闲散自由， 富有生气， 表现了生活的

自在闲适。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茅斋二首》 中

有 “时开玉怀卷， 或弹珠柱琴” 一句， 与高罗

佩的 “浏览黄卷， 闲鼓绿绮” 意境极为相似。
清风明月为伴， 胸纳天地万象， 高罗佩此处着意

表现的已不仅是士人雅致的生活方式， 更是精神

气度的宣发。 高罗佩 “弹琴尊生” 的思想主张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雅士对清赏文玩所持的思想

观念： 以物修心， 物中生意， 乃达物我交感［５］７

之境。
（二） 古琴恩师叶诗梦———士人人格高致的

映照

高罗佩对士人群体形象最初的认知， 或许

直接来源于以其古琴蒙师叶诗梦为代表的琴

人。 叶诗梦， 字鹤伏， 号诗梦居士， 自小跟随

刘蓉斋、 祝桐君等著名琴家习琴， 为清末民初

北京琴坛耆宿。 高罗佩对恩师的推崇景仰溢于

言表， 尊其为保留中国旧式文人最崇高传统的

典范［３］２１１。
高氏仅从叶诗梦习琴短短 １ 月， 叶先生去世

后， 高罗佩忆之不已。 １９４０ 年， 即叶诗梦去世

后 ３ 年， 高罗佩将初版英文 《琴道》 题献叶诗

梦， 称其乃天才之音乐家， 伟大之君子， 孟子所

谓之大丈夫［３］２０９。 入渝后， 高罗佩延请叶诗梦弟

子汪孟舒、 宋绮堂， 以及关仲航、 查阜西、 徐元

白、 徐文镜等 １８ 位琴士题 《叶诗梦抚琴遗像》
（高罗佩据汪孟舒赠 《讣闻》 所附诗梦遗照， 参

考 《琴学入门》 之抚琴图式自绘） ［１５］４５。 其中，
汪孟舒所作长跋也表现了高罗佩对恩师的无限景

仰与追忆： “芝台学长手写叶诗梦先师遗像， 悬

诸案右， 时望弗替。”①

高罗佩 《诗梦先生的书法》 一文收录了叶

诗梦留赠旧诗。 诗中 “聊将散曲弹流水， 敢把

长歌和大风” ［１５］４６一句， 是这位一生历尽顺逆的

琴家风格气度的自我书写。 高罗佩尊其师为孟子

所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一类， 想必

高氏向往的士人精神， 正印证以叶诗梦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琴人的人格高致。 结识叶诗梦后， 高罗

佩对士人这一群体精神世界的认知或许也有了新

的整合与定位。 后在重庆与汇聚山城的琴人、 学

者、 书画家、 官员、 外交家往来， 一定程度上丰

富、 加强了高罗佩对士人理想人格的刻画。 天风

琴社的成立可谓烽火年代的历史偶然， 却是战时

重庆的历史必然。 “然众乐琴为之首， 古之君

子， 无间隐显， 未尝一日废琴， 所以尊生外物养

其内也” ［３］ｘｉｉｉ， 高罗佩的这个观点， 竟遥遥应和

了几年以后天风琴社成员的生命状态。 生命隐显

有常， 琴凝结的并非士人对 “外物” 的流连，
而是以琴为媒介， 向内观之， 以修 “其内” 的

自我探寻。
（三） 高罗佩琴士形象生成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６ 年， 高罗佩在战时重庆工

作， 正式融入中国文人圈子， 其中国文学艺术成

就在与友人的诗书往还中得到彰显。 ２０１１ 年，
高罗佩的后人决定将其生前的部分书画藏品捐赠

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这批收藏是这份中荷情

缘的历史见证。 其中， 从几幅中国官员、 学者书

赠高罗佩的楹联可见， 琴在高罗佩形象的文学生

成过程中， 常被作为重要意象， 纳入其中。 １９４３
年， 王芃生钟贤英夫妇贺高罗佩水世芳婚礼七言

２８

① 高罗佩绘： 《叶诗梦抚琴遗像》， 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 转引自： 杨元铮． 琴家叶诗梦年谱 ［Ｊ］． 中国音
乐学， ２０１５ （２）： ４５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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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为： “华国芳荷被怀琰， 高山流水鼓鸣琴。”
王芃生任职东京期间高罗佩曾为其抚奏琴曲

《高山流水》， 并谓： “贵国琴理渊静， 欲抚此

操， 必心有高山流水， 方悟得妙趣”。［８］１１８江南丝

竹大师甘涛亦以楹联相赠， 庆贺高罗佩水世芳缔

结良缘： “凤凰于飞梧叶秋风喜顾曲， 琴瑟协律

高山流水缔知音。” 两对楹联以 “高山流水”
“凤凰于飞” “梧叶秋风” 等自然意象入诗， 同

时应和了表现觅得知音之意的古琴名曲 （ 《高山

流水》 《凤求凰》 《梧叶舞秋风》）。 除了对新人

良缘永结、 琴瑟和谐的美好祝愿， 高罗佩以琴自

遣的形象也得到了深化。
陈其采楷书七言联完整呈现了琴人 （高罗

佩） 左琴右书的形象： “枕边书卷有余味， 徽外

琴声妙入神。” 此联是 １９４５ 年高罗佩请托陈其采

为其书写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的联句， 与高罗佩

《琴道》 序言中 “浏览黄卷， 闲鼓绿绮” 的生命

状态相应和。 “君子之座， 必左琴而右书”， 琴

的意象反复出现， 勾勒出琴人高罗佩琴书论道、
相乐终日的诗意生活。

与浙派古琴名家徐文镜渝都一别后， 高罗

佩曾以一首七律相赠。 其中 “巴渝旧事君应

忆， 潭水深情我未忘” ［１］４１道出两人在渝期间的

深厚交情。 高罗佩故去， 徐文镜在亲斫的 “松
风寒” （此琴铭自高罗佩） 古琴后附诗以记之：
“海波澜， 天风翻。 鹤西还， 松风寒。 一弹指，
千秋看。 人间天上， 流水高山。” ［８］１８２诗中 “天
风翻” 一句， 影射的是结社于烽火年代的天风

琴社， “翻” 字哀乐低回， “弹指” 间， 物是人

非， 表现的是对天风故人的无限追忆； “流水

高山” 则是琴人之间引为知音同道的经典表

达， 是对知己的希求和渴慕。 忆往昔以琴会

友， 援琴而聚， 如今只有借琴抒怀。 古琴缀连

起高罗佩与友人诗书往来的始终， 成为高罗佩

形象的标志性存在。 君子之交形诸文字， 高罗

佩的琴士形象得以传录。

四、 结　 语

高罗佩的古琴学术著作 《琴道》， 被视作西

方对中国音乐介绍的最佳成果［４］３０２。 高氏梳理古

琴在中国历朝发展阶段时， 不满于西方写作者将

明代士人群体的高雅志趣匆匆带过、 对明朝璀璨

的文化艺术甚惜笔墨， 试图以己之力印证 “明
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璀璨的时期之一” ［３］１６５。
且不论这些论断的事实依据， 其推动中国音乐文

化域外传播的决心之坚一望而知。 他的琴学研究

是对琴、 诗、 书、 画等中国文化志趣的自然流

露， 亦是对后起学人以此为起点， 重拾中国古代

音乐、 文化研究的企盼。
高罗佩的写作目的是将研究东方的学者的目

光， 吸引到一个鲜有人问津的领域上。 从这个观

点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 高罗佩对包括古琴外译

用词取舍的讨论， 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 以便后

人从 《琴道》 出发， 深化对中国古琴相关课题

的研究。 种种文献援引、 翻译选词， 甚至文化认

识上的执着①， 指向高罗佩意欲传递的不仅是

“琴声”， 更是 “琴意”②， 即， 古琴指向的中国

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 施晔道出高罗佩琴学译事

所体现出的脾气禀性， 认为他 “意欲展现古琴

阴阳合意、 悠然千古、 造化一心的精神品质的坚

持浪漫而又固执， 实与古代琴士清介孤高、 不媚

时议的气质暗合” ［１６］１６。 士人之审美、 精神已内

化成为高罗佩个人之识物、 决断。 高罗佩一生服

膺中国文化， 以士人的生活理念、 审美意趣、 人

格修养为其人生目标， 并将其贯之于现实生活，
追求一种 “浏览黄卷， 闲鼓绿绮， 写山水于寸

心， 敛宇宙于容膝” 的闲适超逸境界， 而 “闲
鼓绿绮” ［４］ 则成为达成这一人生境界的重要手

段。 高罗佩古琴著述中的表达是其琴士形象生成

的基础和依据， 其中建立起的琴人形象， 是高罗

佩自我的表达和化身、 生命理念的投射。

３８

①

②

施晔列出三处高罗佩 《琴道》 的欠缺： 一是 “琴之英译名”； 二是 “琴并非高氏所认为的士人专属乐器”；
三是 “资料搜集的局限性及由此引发的判断失误”。 可参阅施晔．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 ［Ｍ］．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２０１７．

原句为 “琴声虽可状， 琴意谁可听”， 出自欧阳修 《江上弹琴》 诗。 《琴道》 前言中， 高罗佩所作英文前言
引用此句。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 ［Ｍ］． Ｔｏｋｙｏ： Ｓｏ⁃
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ｉｙ， １９６９： Ｐｒｅ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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